
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青。
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诗中的东洱河，即为今天的大理洱海东部。
或许是因入选《全唐诗》，千百年来每当提及大理洱海的风光时，“风

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青”总是被多次引用，几近成为大理风光的
“标准解读”。

仅是这两句中，将风塑浪形、雨润山色的大理山海组合的景色描摹
得十分传神。“吹又白”赋予洱海浪花的纯白，是动态的，风过即生，随意
翻卷舒展，洱海的柔波仿佛涌到了眼前；“洗还青”描摹山间岚影的青色，
也是动态的，细雨如丝如缕，将苍山岚影隐隐浮动的绿、青、黛洗得层次
分明，浓淡相宜。“青出于蓝”正是苍山洱海山色水色时时变幻的色彩谜
题，何时为青，何时为蓝，全凭阳光、云朵、风速、雨雾来确定，每每在你抬
眼一望之时，总是高度适配的。

只此青白两色，高度概括出大理美景的水墨丹青意韵，以及淡雅丰
润的美学风格，一直到今天，仍是大理天然的主色调。大理的蓝天白云、
洱海的春水碧波、白族民居的青瓦白墙、大理扎染青白互渗的古朴纹饰，
无一不是如此清丽的色彩格调。

接下来仿佛镜头一转，将“江鸥”拉至眼前，窗前可见，“狖啼”如在近
旁，枕上可听，置身山林又纵享山水的悠游情态，跃然纸上。这视觉与听
觉的丰富与曼妙，与当下的大理也差不离：每天清晨在清脆婉转的鸟鸣
声中醒来，移步西洱河畔便见红嘴鸥与各色水鸟自由游弋……当年诗中
所绘，时至今日依然可寻可觅，可观可赏，洱海保护统领下的生态优美，
海浪拍岸，山色翠微，鸥鹭翔集，鸟鸣猿啼的生态美景犹胜往昔。

据《大理历代诗词选》诗注所言，此诗在《滇南诗略》中所载为七律，
标题作《途中诗》，首缺两句，七八句为“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
停”。可以想见，诗人是在公务途中，被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景色所感动，
彼时，诗人长身玉立，风神潇洒，出口即为珠玉锦绣，让他眼中的“自然无
限趣”留存至今。诗中苍洱美景的安然、清澈、自在，如今依然是大理最
动人的常态。

如此，百年千年的时光之后，当你在兴盛大桥上快步走过，仍有“风
里浪花吹又白”奔来眼底，而当你在洱海生态廊道上骑行，远山如黛，近
旁海面上水鸟与浪花嬉戏的刹那，翅膀拍打的或许还是唐朝的风？

诗心永远不老，景色依旧鲜活。每一次轻吟此诗，都深感在大理与
自然为邻，与诗意相伴，最是闲适通透的苍洱清欢。 （王晓云）

游东洱河
■ 杨奇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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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李桂科带我到村里转悠。黑
潓江边的核桃林里，枝头果实累
累。他随意推开两道银灰色的

铁门，带我走进养殖区。
牛圈、猪圈、羊圈，掩映在蓊郁的林

木间。走到猪圈门前的石阶上，十多头
体形如小牛般壮硕的“长白猪”嗷嗷叫
着簇拥到圈门前。大嘴咧开，露出森森
白牙，饥渴难耐的样子。羊圈里有群黑
山羊，挨挨挤挤数十只，都往前拱，互不
相让。看到人来，便以为是投食，向我
们“咩咩”叫着。

相对而言，几头“西门塔尔”牛显
得温顺，轻描淡写地看了我们几眼，
便不再理睬。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
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并不是纯种肉用
牛，而是乳肉兼用品种。这种牛产乳
量高，也能长肉，不比普通肉牛品质
差，役用性能也不错，因而是乳、肉、
役兼用的大型品种，近年大理农村普
遍喂养西门塔尔牛。李桂科在山石
屏推广这种外来品种，而不是本土的
黄牛，为的是让村民得到更好的经济
效益。买牛的钱还是李桂科向爱心
组织“化缘”得来。

李桂科向另外空着的区域指了指
说，这里曾经养过蓝孔雀。我曾在图片
上看过山石屏养的孔雀，有五十只。

我问：“李医生，以前山石屏养孔

雀，现在为啥不养？”
李桂科说：“蓝孔雀是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原来村里养孔雀是为了发展经
济，由于新冠疫情，那些孔雀已被林业
局收购。”

“经济康复”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既
然此路不通，就另辟蹊径，李桂科的态
度很务实。

记得头天夜里，李桂科医生带着
我，信步走在村外的小径上，看到有个
院子里还亮着灯，我们便打开门摸了
进去，只见几个山石屏村民架起柴火
灶油煎马蜂蛹。李医生问从哪里弄来
的，他们说是从对面山的大树上摘来
的马蜂窝。大铁锅里的蜂蛹白嫩嫩
的，在油锅里翻滚。煎得白中泛黄，便
盛出铁盆里，几个人围在桌前喝酒吃
蜂蛹，喊我们也坐下。他们倒出两杯
酒，李医生说不喝。看着他们津津有
味地吃喝，其中有个年长的麻风康复
者（后来我知道他叫杨文光），我便有
些犯怵。李医生毫不介意，提起筷子
拈起便往嘴里塞。我也试着夹了几条
蜂蛹尝尝，果然很香。看着我缩手缩
脚的样子，几个村民只是笑笑，也许他
们已经习惯了外来人的隔膜感。坐了
片刻，李医生起身跟他们道别，我也赶
紧跟了出去，如获大赦。

这是我首次到山石屏的体验，其实

是缺乏麻风病知识导致的心理障碍。
倘若有下次，我不会再担心。

山石屏村党支部书记杨晓元说，
李桂科带领村民养猪、养鸡、养牛、修
桥、修路、种地、种核桃、种板栗，像个老
村长。记得2005年8月的一天，杨晓元
去苞谷地里干活，看见有个瘦削的身影
在地里走来走去。开始他还以为有人
偷苞谷，走近看，才晓得是李医生。

杨晓元问：“李医生，你对种苞谷也
感兴趣？”

李桂科抓了把土，在手里捏了捏
说：“这块苞谷地肥力不够，行距太宽，
种子也没选好。这样产量太低，要科学
种田才行嘛！”

“想不到李医生还精通种田，这我
可没想到。”杨晓元说。

“来防疫站之前，我就在孟伏营
教书种田嘛！古语说，一等人忠臣孝
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你听说过没有？”
李桂科说。

“李医生，我的兴趣点在做生意。”
杨晓元呵呵笑道。

“先把地种好，以后生意有你做
的。”李桂科打趣道。

杨晓元说：“我也晓得，咱们土壤肥
力不足。农家肥也不够，只能用化肥。
可买化肥，那也得用钱啊！”

李桂科从中山装的衣兜里掏出五
张“大团结”递给杨晓元：“这钱够你买
两包化肥了吧？”

杨晓元连连摆手说：“李医生，你的
工资也不高，你媳妇身体不好，又有两
个娃娃，这钱我万万不能收。”

“你以为我是给你？想得美！我是
借你的，有钱了记得还我。”李桂科呵呵
笑道。

杨晓元的眼睛里，沁出了泪花。
他知道，说是借，李桂科却从不主动
要求还钱。有几户的钱都是李桂科
给他们的。

乡愁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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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又是蔷薇盛放的四月，又在
剑川邂逅了一场蔷薇花的浪漫

盛宴。
剑川与鹤庆毗邻，于我而言，多年

前就来过无数次。可每一次来，依旧对
她恋恋不舍。

享有“西南敦煌”之美誉的石钟山
石窟、千狮山数不尽的造型各异的狮
子，我都喜爱不已；剑湖之畔的渔舟唱
晚，流连于古城的宁静古朴与雅致，令
我沉迷；非遗瑰宝木雕、黑陶、白曲，令
我叹为观止；也曾与玉津桥那一抹绚丽
至极的晚霞不期而遇，山川胜景，令
人迷醉……

可在剑川，最让我难以忘怀的，
是那随处可见的一树树热烈绽放的
蔷薇花。那是剑川人刻在骨子里的
爱花情结，是他们对生活的一份深深

的热爱与眷恋。
行走在剑川县城，总能在公园一

隅、街头巷尾、单位的围栏上，邂逅满墙
满墙的蔷薇，一簇簇、一丛丛、一树树，
开得热闹非凡。粉黛娇媚、洁白无瑕，
如同鲜花瀑布，似一团团各色云霞，扮
靓了整座小城。微风袭来，玫红、淡粉、
雪白的蔷薇花随风轻轻摇曳，似一位位
娇羞的少女在风中翩然起舞，空气里满
是醉人的香气。“蔷薇花满架，不语也倾
城。”红绿相间，色彩明艳。走过的人，
都会驻足观望，嗅一嗅花香，听一听鸟
鸣，忍不住拿出手机将眼前的这份美
好，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这千朵万朵的蔷薇花，让生活的情
趣，似乎随着花香蔓延到每个角落，让
日子也沾满了诗意与柔情。蔷薇树荫
下，休闲聊天的老人、快活戏耍的孩童、
拍照记录美好的爱花一族，他们的笑容

都如蔷薇花一般灿烂甜美！
出了县城，我们驾车行驶在前往甸

南镇的公路上，又一次深深被眼前的景
象所震撼：公路两旁，一座座农家小院
的门头上，也是一蓬蓬开得热烈奔放的
蔷薇花。

几乎每户农家小院的大门旁边，
都会种一株蔷薇。有些蔷薇已种植多
年，枝干长得特别粗壮，枝叶茂盛葱
绿，有的沿着大门一直往墙上攀爬，直
至爬到了房顶，一条条壮观的蔷薇花
瀑布，从房顶倾泻而下；有的沿着围墙
一路向前蜿蜒，小院的整个围墙被蔷
薇花海淹没了。

吃饭时，我们特意选了一家种了蔷
薇花的农家小饭店，坐在蔷薇花架下享
用午餐，惬意至极，风里满是蔷薇花甜
香的味道。怒放的蔷薇花簇拥着爬满
花架、伸出围墙、爬上房顶，相拥而生，

繁花似锦，如梦如幻。置身其中，竟有
种“花是蔷薇花，人是蔷薇人”的错觉。

那一刻，多么希望能拥有一个被蔷
薇花覆盖的小院，携一抹淡然从容，静
守一墙绚烂花开。一方小院，一架蔷
薇，一壶清茶，一本闲书，再平淡无奇的
烦琐日子，再艰苦困顿的岁月，有了蔷
薇花的相伴，定会变得诗意盎然，芳香
馥郁......

在剑川，似乎人人都有一种爱花的
情结，而且特别钟情于蔷薇花。房子可
以不大，也不必太奢华，然而门前必定
种一棵蔷薇，院内必定种些花花草草。
春天一来，一架蔷薇，一树繁花，满院花
香，多彩的故事便爬满小屋，浓郁的芳
香便醉了流年。

如今，也是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又一次来到剑川，邂逅了一场与蔷薇花
的浪漫之约。大街小巷内，一丛丛蔷薇

花开满枝头，成为小城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农家小院的门头，蔷薇花花团锦簇，
嫣然绽放；西湖公园四周，尽是开满蔷
薇花的篱笆墙......时隔多年，故地重游，
一切依旧，真好！

蔷薇绕篱绽放，每一朵盛开，都是
对春日的深情告白，花红叶绿，交织成
春日的最美诗行；每一缕花香，都是生
命里一抹极致的温柔。

暮春的时光，被温柔的蔷薇香气，
层层叠叠包裹着。花香氤氲，漫过街
巷，漫过心房，惊艳了整个春天，也温
暖了平凡的日常，治愈了内心所有的不
快乐。

原来，温柔是繁花满枝的浪漫，是
俗世烟火里的一笺诗意，亦是岁月沉淀
的安然，更是历尽沧桑后，依旧对生活
热爱如初的赤子之心。余生，愿能被这
份蔷薇花的温柔包裹，优雅前行。

满 城 蔷 薇 锦 凝 香
■ 杨美菊

每片核桃叶背面
藏着光明村初夏的风

枝丫轻颤
蝉欲开口
就被风囚禁
杜鹃鸟得到偏爱
啼叫声
翻越点苍山

速写 是风的表达方式
樱桃红 杏子黄
豆角青
更多时 用花青点染
漫山的绿
在纸上 让它们滴出水来

我把这些作品
装订成册
每翻一次
风就抚摸我的脸

初夏
吹向麦田的风
越来越暖
娘在田里劳作
腰弯成镰刀

布谷鸟
把夏天揉进歌声里
核桃树上 那些绿叶
拴住了
太阳长长的影子

李如珍风的形状
（外一首）

清

“水

明假期第一天，一家人驱车回到
洱海东岸的老家。午间闲谈中，
听家人说山上的核桃林满树繁

花，正是采摘的好时机，便带了几个手
提袋，径直朝着村东头半山腰上的核桃
林而去。

山间的核桃林疏落有致，数十棵老
树静立在缓坡上，春风拂过，枝头新叶
轻轻舒展。时值暮春，桃李争艳的盛景
渐渐淡了，山野间反倒多了几分沉静的
温柔。而此时，沉寂了一冬的核桃树，
才慢悠悠地醒过来，不声不响地，捧出
满树素雅的核桃花。

核桃花从不是春日里的宠儿，甚至
算不上世人眼中正经八百的“花”。它
只是一串串细长纤柔的绿穗，裹着细密
绵软的绒毛，简简单单，朴实无华。刚
绽放时，花穗带着浅浅的嫩黄，渐渐舒
展成饱满的青绿，一串串从虬曲苍劲的
枝头悬垂而下，风一吹，便轻轻摇曳，不
张扬，不喧嚣，安安静静立在春日的光
影里，守着一份独有的淡然。

记得早些年，老家的院子一角就长

着一棵老核桃树，树干粗壮，枝丫向四
周舒展，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小院
的岁岁年年。每到清明前后，几场春雨
过后，暖意渐浓，核桃树就抽出嫩红的
新芽，新芽慢慢舒展成翠绿的叶片。紧
接着，核桃花就冒了出来。起初只是小
小的花苞，紧紧裹着，不过几日，便尽数
绽放，满树都是垂挂的绿穗。

那时，母亲总爱提着竹篮，在树下捡
拾随风飘落的花穗，或是轻轻摘下枝头
欲落未落的。母亲总说这核桃花是春日
里难得的美味。母亲把捡起的核桃花，
先用沸水焯透，捞出后浸入清水中，接连
泡上两三天，每日更换清水，慢慢褪去淡
淡的苦涩，便成了清爽可口的野菜。简
单凉拌，淋上一勺香油、几滴醋汁，入口
清鲜解腻，满是春日的清甜。若是与自
家腌制的腊肉同炒，鲜香交融，一口下
肚，满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乡野烟火气。

不多时，手里的袋子都已装满，沉
甸甸的满是春天的馈赠。我快步回家，
盼着早早尝上一口带着山野清甜的核
桃花。

核 桃 花 开
■ 杨进军

春雷一响
大地便醒了
再微小的生命
也在悄悄蓄力
在这满是生机的人间
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

春风浩荡
姹紫嫣红
连墙角的野花
都在闪耀着光芒
开过即是来过
尽管短暂
却璀璨夺目
不负春风
尽情尽性

在洗马潭的山巅抚摸天空
看那片耳朵状的蓝绸如此亲切
苍茫无边的高山 峡谷
宽阔 清澈 温柔的大海
影响过一方水土的性格
苍洱之间的距离很短 也很漫长
沉淀着一座古城的繁华与文明

当苍山成为一种地域标志
当洱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要上十九峰走不同的路
下十八溪看不同的景

上关龙女花神秘得只见有缘人
下关美登桥吹了一次让我难忘的风
洱海月的温情与苍凉溢满乡愁
苍山雪啊 不一样的雪
如我心头 千年不化的雪

汤云明再上点苍山

清

李庆芳不负春风

夏荷 熊子军 摄


